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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唐诗的小姐姐

国画 冯杰

我读的第一本诗集，是《唐诗三百
首》，那时年龄小，实在理解不了诗人
要表达的意思，只知道摇头晃脑地从
上往下背，但是其中经典的诗句，朗朗
上口的语言，至今记忆犹新。引领我
受到唐诗的熏陶并且终身爱上诗词
的，是童年时外婆家村子里的一位小
姐姐，至今想起她来，仍是温馨满怀。

童年时有个暑假我住在外婆家。
那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子，绿树掩
映，风景很美。因为我是外来的又刚
来，没有玩伴，只能常常一个人待在小
河边，看那小鱼在自由自在地游来游
去，看那小鸟从天边悠然飞过。每当
夜色来临，村子上空就飘起缕缕炊烟，
像轻纱一样缥缈朦胧，这时便听见外
婆扯了嗓子的喊声：“阿君，回来吃夜
饭啰——”这时，我才不情愿地从河边
的卵石滩上起身，再往河里扔几块小
石头，看了那一圈圈的涟漪荡漾开去，
才慢悠悠地往外婆家走去。

外婆家是开面店的，家里有揺面
的器具，老式的，帮客人将面粉加工成
面条。有次家里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客
人，是一位小姐姐，齐眉的刘海下一双
大大的眼睛清澈透亮，光洁的额头，一
根又黑又亮的辫子。她看见我一直看
她，就朝我笑笑，我也朝她笑笑。我们
立刻攀谈起来，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
楚心雨，和外婆一个村子的。妈妈是
江西人，她随她妈妈的姓。我说这名
字好听，我也把我名字告诉她，她掏出
笔把我们俩名字写在手心里，看着那
两个紧紧挨在一起的名字，我们都笑
了。我们就这样成了好朋友。

那年我九岁，她十二岁。那个夏
天，我们一块儿割草，一块儿下河摸螺
蛳，一块游泳，她唱歌很好听，居然会
唱我以前从未听过的旋律，“长亭外，
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
残，夕阳山外山……”那时只觉得这歌
声绕呀绕呀，它倏地一下钻进我心里，
就像暑天吃冰棍一样，凉丝丝的，舒服
极了。当我们在卵石滩上赤脚走的时
候，她会随口念一些诗，当年我才小学
二年级，识字不多，更别说念诗了。会
的几首诗翻来覆去不外乎那几首《咏
鹅》《悯农》之类。她却能一首接一首
地背，一板一眼，声音抑扬顿挫，比唱
歌还好听。虽然听不大懂诗的内容，
但我听得很入神。

“你不读诗的吗？”她问。
我老老实实地答：“我还没认识多

少字，老师没教几首。”
“老师教的确实没几首，我自己从

一本书《唐诗三百首》上学的。你如果
想学，我可以教你。”她说。我崇拜地
望着这个小姐姐，使劲点点头。

“我可以叫你姐姐吗？”我怯怯地
问。

“当然可以，妹妹。”她很爽快地答
应了，落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春晓》是姐姐教我的第一首唐
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我问
姐姐“闻啼鸟”是什么意思，姐姐说，闻
就是听，当你每天清晨起床时，不是时
常会听见鸟叫声吗？这就是“闻啼
鸟”。哦，懂了。我就这样一首首读了
下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哦，这句诗我懂得。一团团野火在燃
烧野草，但怎样也烧不完还留根，当一
阵阵春风吹起，野草又重生了。“国破
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两句姐姐解

释给我听，我懂了，但我不喜欢这样的
景象，国家残破，虽然山河依旧，可是
乱草满城，荒木满街。杜甫有一首《春
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
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
官城。”两相对照，把春天的景色给写
活了，渐渐地，在姐姐引领下，我读诗
读出了韵味，增长了不少知识。

一个暑假一晃而过，转眼我要回
自己的家了。临走时，我们都有些依
依不舍。姐姐故作轻松地说：“放了寒
假你再来，我们一起玩，再一起读诗。”
我和她勾了勾手，挥手作别。一放寒
假，我催着妈妈送我去外婆家，但外婆
告诉我说，心雨爸妈离婚了，她随她妈
妈去江西读书了，那时我不知道“离
婚”是什么概念，但见不到姐姐，我是
怎样深深地失望呀！小小的我几乎从
来没有感受过那么深的失望！我几乎
要哭起来，外婆见我红红的眼睛，拍着
我的头，从柜子里掏出一本书来对我
说：“这是姐姐临走时送你的书，她关
照我一定要交给你，送给你作纪念。”
我接过来一看，正是那本《唐诗三百
首》，姐姐钟爱的书。我用手细细地摩
挲这本书，泪水一颗一颗地滴下来。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个诗
一般精致有韵味的美丽小姐姐，但《唐
诗三百首》从此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它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在
这无数个日日夜夜中，我不断地从书
中吸吮着营养，充实着自己。当我徘
徊于十字路口之时，迷茫不知所措，它
犹如一盏引途的明灯，告诉我“山重水
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我取
得优异成绩，沾沾自喜时，它犹如沉鸣
的古钟把我敲醒，告诉我“欲穷千里
目，更上一层楼”。当我失意落魄、屡
屡受挫时，它犹如母亲温暖的手抚过
受伤的心灵，告诉我“沉舟侧畔千帆
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桑园晨读
| 唐咏梅 文 |

那年的九月一日，一个浑身
沾满灰土的少年，踩着金色秋阳
急急走在泉江南岸，远远望见绿
树笼盖下一道长长的白围墙，正
中庄重古朴的门楼上，立起“江
西省遂川中学”鲜红美术大字。

撒腿小跑着奔向几回回梦
中来访的校园，迎接我的是《歌
唱祖国》欢快乐曲。此刻，清晨
点着火把出门，辗转七个多小时
换过三趟车，赶了近百里尘土飞
扬盘山公路的疲劳一扫而光！

来不及擦擦汗水拍拍灰尘，
一个人在偌大校园无头苍蝇似
的东奔西跑，小步紧跑着一气儿
报名、交费、换饭票、搬床板，天
暗下来才走进植物园西侧一楼
教室里，班主任朱井勤先生仍在
安静地等着——一个从偏远乡
镇赶来，又黑又瘦的小女生最
后一个来领书；他温暖的微笑
驱散了乡下人初次进城的心中
忐忑。

占地近两百亩的校园，绿树
葱茏，一年四季鸟语花香，更像
一座美丽花园。两千多师生散
入林中十几栋青砖黛瓦的简净
小楼，三十六个班级同时教学互
无干扰，任老师们在三尺讲台尽
情挥洒激情飞扬。

没时间细品想家的滋味，
来自乡下的女生都住进一栋两
层青砖瓦楼，初中部女生睡一
楼大通铺，高中部的住楼上三
开间。跟着高年级学姐每天清
晨5：30起床，早早在校园外操
场跑完三千米，喘息未定，听着
广播一招一式做完体操后，自
由晨读。

规规矩矩走进教室摇头晃
脑念书的少，一窝蜂大声诵读，
耳朵里回声嗡嗡。班主任兼语
文老师朱井勤先生深明此意，特
许我们七个住宿女生自觅佳处
流动晨读。

校园东北角，一处清浅水
塘，几株高大板栗树粗枝横卧水
面，绿荫遮天蔽日。林边十来亩
荒地，给角门外洲上农人辟为桑
园，拓得沟垄整齐，春来满眼新
绿。

最爱在三月柔桑田畦间高
声读书呀!春雷滚过，小雨沥沥，
脚下的土地松软了，蕴藏了一冬
的壮实桑枝爆满芽儿，一个个紧
贴枝头由黄变绿睁开眉眼，微风
夜雨中疯长。一眨眼，簇新肥嫩
桑叶铺满田垅，密密匝匝蓬蓬勃
勃。

在桑叶散发出甜香味道的
空气里深呼吸，吟诵“好雨知时
节，当春乃发生……”晨曦中，一
个年轻蚕妇进门采桑，一双巧手
上下如飞摘新叶，不到半个时
辰，堆起半人高满篓桑叶，她抬
手拭汗长吁一口气；总在匆忙转
身出角门时，回头一笑羞红了
脸，低回眼眸里，流淌出对藏身
桑叶间发奋读书的女孩的欣羡
……

夏日炎炎，桑园浓绿愈变深
沉，密集桑枝挤满垄沟。我们避
开刺目骄阳，在水塘上空栗树上

或坐或躺，听林间鸣蝉低吟浅
唱，苦读时歇一歇，来一首“垂纟委
饮清露，流响出疏桐”，拂去几许
暑热烦闷。

深秋桑叶稀，板栗林下落叶
积满地，脚踩厚软金黄地毯，发
出细碎脆响。微雨欲来时，水塘
上空成群低飞的红蜻蜓，不时撞
在摊开的书本上，提醒埋头攻书
的女孩快快回到屋檐下。如丝
如发的绵绵秋雨，一点点打湿发
梢；粘上脸颊沁凉的酥痒，像母
亲带茧的手掌轻抚，勾动心底思
乡之情化作一阵泪雨。抬眼，望
一望远山外家的方向，歌一阙
《满江红》鼓起凌云志：“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那时，初冬已有霜，桑条叶
儿落净沉入冬眠，藏起繁华过
往，静待来年春暖江南再展丰
姿。白雾迷漫的水塘边，一丛丛
芦苇青绿带焦黄，倒垂水面缀满
银霜，似美人对镜梳妆。“蒹葭苍
苍，白露为霜……”哈气搓手，甩
出一颗小石头，它叮叮咚咚滑过
结满薄冰的水面跳到对岸泥坎
边……

记忆中，少年的天空多晴
朗！

匆匆，最忆桑园边提壶取水
人啊，慈爱温厚如父如兄的朱井
勤先生，他一家三口住在西南边
一栋筒子楼里，天天一早出来，
南边开水房打水，北边桑园煤屑
路上绕道走一圈，远远看一看散
落桑林间读书声渐高的几个农
村女娃。师生目光交汇，他细长
眉眼一笑飞扬，不待我们走近打
招呼便转身，渐行渐远，留下一
串串轻快脚步声耳边回响——
先生皮鞋脚后跟钉着铁片儿，打
在煤屑路上的脚步声，成了我们
晨读时半场休息的准点报时
……

一千多个晨光微露的校园
晨读，霞光云影共徘徊，天籁和
鸣伴书声，匆匆！

中考前夕，成绩优异的我原
本被保送本校高中部重点班学
习，先生再三力劝我留下来，实
现上大学的梦想。可家境贫寒
的我却毅然选择了读中专……
林中长谈，先生深深惋叹，至今
长留心底。

三十年前，菁菁校园有我苦
读沉吟身影；三十年后，昔日桑
田起高楼，崭新的图书馆，现代
化的女生公寓，标准的实验楼，
新建的南大门巍然屹立。校园
扩建后，已容纳近百个教学班、
五千余名师生在此学习生活，教
学相长游刃有余……母校旧貌
换新颜，金色夕阳里，和爱人漫
步清新校园，林间宽阔水泥路纤
尘不染，郁郁文风自沛然。

巍巍井冈下，清清泉江畔，
一座古老而青春的校园——江
西省遂川中学，多少莘莘学子心
向往之的圣殿，搏击长空的雄鹰
永远眷恋的精神家园——一百
年前，她的芳名叫“五峰书院”，
我的祖父也曾是母校的一介书
生……


